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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LOVER杰迪，最近偷偷地与一个高大的青年来往，成为他的LOVER ，我察觉到了，并且了解到他叫志伟，是个足球运动员，大概因此他比我这个计算机公司经理的身体条件要好的多，我十分愤恨杰迪的移情别恋，简直是忘恩负义，当初杰迪孤身一人来到这个城市寻找工作，举目无亲、四处碰壁，是我收留了他，让他住在我的家里—一坐海滨风景区带一个小院的二层小楼，并且安排他到我的公司工作，现在做到我的总经理助理，而他现在竟然背叛我，我当然怒不可恶，于是在周末的晚上，我向他严厉地质问，威胁要赶走并解雇他，杰迪看到我愤怒的吼叫，吓的什么话也不敢说，飞也似的跑了出去。
我气的很晚才睡，两年来我第一次没和杰迪一起睡。因为第二天休息，所以9点钟听到门铃声我才醒来，我想大概是杰迪回来了，穿着睡衣我就去开了门，结果看到杰迪和一个高大的青年一起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，那个青年比我高了半个头，足有1米88，体格健壮，我虽然平日坚持健美锻炼，自认为体形优美，但和他站在一起，立刻感到自形惭愧，我想这一定是志伟了，尤其更让我生气的是，他那还算英俊的脸上竟然是一付满不在乎、对我不肖一顾的表情，我一时不知该怎麽表示，竟愣在那儿，杰迪很从容地对我介绍说：" 这是志伟"，我大怒道："给我滚出去！"志伟伸手对着我的脖子使劲一推，我便跌坐在门厅的地毯上，他们俩进门接着把门关上，我刚爬起来，志伟对准我的下巴很很地击了一拳，我一头摔倒在地，晕头转向地爬不起来，志伟上来一把扯去我的睡衣，用膝盖压住我的腰，把我的双手拧到背后，让杰迪从袋子里拿出一根短绳，捆住我的双手，然后搬起我，扛到他的肩上，杰迪在前面领着他，把我扛到二楼卧室，志伟把我放下，接着又狠击了我一拳，把我打晕到床上。
我慢慢醒来，发现他们已经把我扒光，四脚朝天绑在床上，头下面垫了一个枕头，使我的头向前弯，双手分别被绑在床两边的铜柱上，两只脚被拉到我的头顶上，分别也绑在床两边那两根铜柱的上面，屁股朝天，正好让我的生殖器在我的眼前，一根绳子在我的腰部绕了一圈又绑到床上，我一点也动不了，他们俩也脱光了衣服，正在旁边亲热，看到我醒来，他们俩微笑着看着我，我大声咒骂他们，志伟走过来，仍然微笑着对杰迪说："看来必须首先让他闭上嘴，给他吃点苦头，让他明白如何服从我们。
 
“于是他让杰迪站到床上，用老二对准我的屁眼开始干我，过去我们俩一直是我干他，今天他竟然干开了我，我嚎叫着更加狠毒地咒骂他们，志伟站到我的头顶边上，手里拿着一根竹板对着我的左脚心狠狠地抽打，我痛得大声喊叫，他们不理我，等到把我的脚心打了几十下，我原本白嫩的左脚心已经被打得通红，志伟又换了一根注射针头对着我的右脚心开始一下又一下地扎，并且故意慢慢地扎，每次都把大约3公分长的针头几乎全扎进去，我感到一阵阵钻心班的疼痛，拼命扭动身体，但一点也动不了，开始大声求饶，等到扎了十几下，志伟把那根钢针插在我的脚心上，然后蹲到我的脸上，命令我张开嘴喝掉他的尿，否则要给我更严厉的惩罚，我不能忍受这种羞辱，拒绝了，志伟冷笑一下，马上找来一把图钉往我两只脚的脚心上扎，并且扎进去并不拔出来，而是又扎进去一根，扎了十几个以后，他又用竹板向我两个脚心上扎的图钉猛打，我疼的头上冒汗，终于忍受不住，不得不屈服了，老老实实张开嘴，他警告我必须全部喝掉他的尿，要不然我就要倒大霉，我点点头，他便对着我张大的嘴开始撒尿，我只好全部喝下，他撒完后，又命令我添他的屁眼，我只有照办，强烈的羞辱感竟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，我们三个人都注意到我已经勃起了，志伟笑了笑，对杰迪说："看来他苦头吃够了，让他也快乐快乐吧！"于是杰迪一边干我一边开始给我手淫，很快杰迪达到了高潮，射在我的体内，志伟又站到我的屁股后面开始干我，他的老二很粗大，对准我的屁眼猛地一下插进去，我疼的大叫一声，接着他开始猛烈地干我，我只剩下不住地哼哼的份了，杰迪继续给我手淫，志伟真是精力旺盛，干了我很长时间后，他才射到我的体内，同时我也射精了，志伟诡秘地一笑，对我说："好好体味一下吧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了。"我听了莫名其妙，紧张起来，问他是什么意思？他们俩不理我，坐到一边喝水休息去了。
 
过了一会儿，大概他们觉得休息好了，志伟才开始慢慢对我解释说，他和杰迪才是情投意合的一对，我则是妨碍他们俩的讨厌的家伙，只配给他们俩做奴隶，而且我还应该努力工作挣钱养活他们，为了让我既不妨碍他们俩，又能老老实实听他们的，他们俩想了一个办法——- 阉割我，就是割掉我的阴囊，因为我在社会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人，出于对名声的考虑，我不会告发他们，而且他们要把我的睾丸和阴囊保存起来，以便将来随时威胁我听他们摆布，否则就要这件事情暴光。　　我听了以后真正紧张起来，我大声威胁他们别想得逞，我会去告发他们，让他们坐牢。他们并不在乎，也不再和我说话，杰迪打开那个大袋子，拿出一个盘子，又拿出止血钳、手术刀、纱布、缝线、针、酒精、一些药品等东西放在盘子上，还有一个看来装了福尔马林溶液的大瓶子，然后他们俩端着盘子来到我身边，杰迪拿了一根绳栓在我的阴茎头上，绳子另一端栓到我的脖子上，把我的阴茎向前扯直以便不碍事，志伟用刮胡刀剃光我的阴毛，开始用酒精清洗我的阴囊。这时，对于即将要发生的事我真的慌了，我开始哭泣、告饶、乞求、认错、发誓，但无济于事，他们根本不理睬我。　　准备好了之后，志伟拿起手术刀和钳子，对我说："我不用麻醉药阉割你，因为我要让你感受到每一件事情和过程，尤其是你失去最后一个鸟蛋时的感觉。"说完，他抓起我的阴囊，用止血钳夹住我的阴囊根部，我疼的眼冒金星，接着，他用手术刀开始割开我的阴囊，我疼得大声撕喊，等到割开一个口子，志伟伸进手指掏出我的左睾丸，用线扎住输精管的两端，再把它提起来给我看着说："这是第一个。"说完用手术刀轻轻一割，我的左睾丸就下来了，他提在手中仔细地欣赏了一番，赞赏道："个头还不赖嘛！"把它仍到瓶子中，我心疼得不断哭泣，然后他又继续环割我的阴囊，我疼的浑身颤抖，满头大汗，但一点也动弹不了，割了一圈后，他把我的阴囊摘下来，扔到瓶子中，只剩下我最后一个鸟蛋吊在上面，志伟不紧不慢地用线扎住输精管的两端，又把我的这个鸟蛋提起来给我看着，笑着对我说："看好了，这是你最后一个了，我现在要把它割掉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一个太监了。"我盯着我仅剩的一个鸟蛋，嘴里直喊："求求你，别、别 …"眼看着志伟用手术刀轻轻一割，我的右睾丸也下来了，阴茎下面成了空荡荡的，现在我的伤口已经麻木，不感觉到疼痛了，志伟又用缝线把我的伤口缝起来，擦干净后涂上药，完成了我的去势手术。　　在整个手术过程中，杰迪一直在旁边很有兴趣地看着，完事后，他们俩在旁边的地毯上又热烈地干了起来，由于麻木得没有了疼痛，又受到他们俩的感染，我又勃起了，杰迪发现了，惊奇地看着我的老二，志伟笑着对杰迪说："这是他最后一次了。"

